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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斯：论符号》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分为“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论符号”及“皮尔斯符号学导论”两部分。前者是过对皮
尔斯手稿、信件、笔记中的符号学部分的选取，将皮尔斯符号学理论中的“符号研究的现象学基础”
“符号的三分构造”“符号的三个三分法分类”以及“符号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呈献给中国学界。
后者是将李斯卡关于皮尔斯符号学的梳理成果翻译而成，向中文读者呈示了连贯的皮尔斯符号学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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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斯：论符号》

精彩短评

1、翻译确实不够好，不过能做这份工作已实属不易。可惜的是，皮尔士的符号学在国内哲学界没能
引起重视，倒是一些传播学的人在读。。。
2、难难难难于上青天！似懂非懂吧
3、符号背后有一种本源性的魔力。
4、不知道为什么对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对。扩展知识面的读物
5、一半还是天书。。。。需要具体实例研究来消化消化
6、译者理解力了得！文笔流畅！符号学功底深刻！ 我曾和国外的一些皮尔斯研究者聊过，他们说自
己的母语是英语，都不太知道皮尔斯说什么。因此皮尔斯英语本身很难理解，而且非常累赘。要翻译
中文，只能是难上加难！ 很了不起的译著！
7、很为川大符号学感动，敢啃硬骨头，翻译中国符号学界迫切需要的这本专著。
8、一些含义复杂的术语翻的很出色，比如symbol被特殊译作规约符就很贴皮尔斯的原意。但一些基本
词汇，比如mind被译作心灵，idea被译作观念，就很让人费解了，直接影响了对文章本意的理解。另
外，书中没有那个著名的九宫格符号分类表格是个遗憾，无形中增添了理解难度
9、皮尔斯是符号学最主要的创始人。 《皮尔斯--(论符号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符号学译丛》是
皮尔斯关于符号的论述的集合。 本书是皮尔斯符号学文献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 皮尔斯创造了大量
符号学术语，其中大多数依然被当今世界符号学运动沿用。这些术语国内无定译，许多甚至从无翻译
。皮尔斯本人的用法前后亦有变化，这种状况给人们阅读皮尔斯著作增加了很多困难。为此，译者不
揣谫陋，冒昧整理翻译。为了让读者尽可能了解皮尔斯采用这些术语的特殊意义，本书尽可能做到一
术语对应一译文，同时尽量给出原文。附录中列出了详尽对照表，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10、翻译者思路十分清晰，语言和理论功底十分了得，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应该继续为符号学事业
而奋斗，势必成为一颗璀璨之星。
11、与其说他是符号学的创始人，不如更将他标榜为解构主义者们的先锋，正是因为有了皮尔斯，解
构主义不再仅仅只是一个文学上的代号，解构主义文学不仅仅只是教人崇尚的一种人文精神，这种看
似神化的理论开始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贴近人们的生活，并渗透入生活的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中。感谢
皮尔斯。
12、皮尔斯的三元体系，自觉地向无限衍义开放。他对人的思维接近“真相”的潜力的信心，以及他
对“探究社群”的独特见解，让符号表意成为凝聚社会的力量。皮尔斯生前研究环境不利，他的论说
过分散乱，尽管他的著作不容易读，回到皮尔斯，将使中国符号学运动走向新的高度。 
　　 
13、皮尔斯是符号大家，但他的思想散见于各种书信和单篇的论文当中，译者以流畅的文笔和惊人的
毅力将这些思想集中整理出来，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译文理论集。
14、当索绪尔在欧洲以语言符号学为切入点开展他的两分法符号思考的同时，皮尔斯从哲学的角度切
入以三分法开始了他的符号学思考。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两分法因为译介甚早，其名词术语也被学界习
以为用，而很多并不是语言符号学的内容，因而总有削足适履的情况发生。也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赵星植博士不畏艰难，把皮尔斯论符号的精髓给译介了过来，相信这部译著必定会嘉惠学林。最近在
陈宗明老师新版《汉字符号学》后记里面就看到对赵星植博士这本译著的誉扬，相信会有更多的符号
学者会从中获得益处！
15、讲符号学，不讲符号学，讲符号学，不讲符号学⋯⋯
16、不读皮尔斯，等于没读符号学。但皮尔斯可不是那么好读！根据皮尔斯传，皮尔斯生前只写过一
本《光谱测绘学》（这跨行夸得忒远了吧），其余时间都是在写笔记。他有关符号学的思想都掩埋在
数十万页的笔记中（没看错，是的！数十万页）。因此，川大研究所以及译者能够整理出这样一本书
，本身就很了不起！向译者致敬！译著质量很高。希望能够出增补版，补充翻译他有关符号学思想的
某些经典长篇。（涂继亮那本《皮尔斯文选》，简直无法看！！！）
17、皮尔斯是符号学最主要的创始人，而本书是皮尔斯符号学文献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符号学必读
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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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斯：论符号》

精彩书评

1、回到皮尔斯——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论符号》中译本代序赵毅衡（符号学与叙述学教授；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摘要：一个世纪前皮尔斯为符号学打下的基础，已经取代索绪尔
的符号学思想，成为符号学主流的源头。其中原因，首先是因为皮尔斯对形式的本质见解独到，使符
号学能成为“人类科学的数学”。皮尔斯的三元体系，自觉地向无限衍义开放。他对人的思维接近“
真相”的潜力的信心，以及他对“探究社群”的独特见解，让符号表意成为凝聚社会的力量。皮尔斯
生前研究环境不利，他的论说过分散乱，尽管他的著作不容易读，回到皮尔斯，将使中国符号学运动
走向新的高度。关键词：皮尔斯，形式论，三元体系，探究社群Return to PeirceAbstract: The foundation
laid by Charles Sanders Peirce for semiotics one century ago has been replacing Saussure’s to become the
cornerstones of the discipline today. There are a number of reasons behind the replacement. First of all, Peirce held
a far-reaching view on the nature of form which turns semiotics into “the mathematics of human sciences”. The
triadic system that Peirce designed is open to unlimited semiosis. His confidence in human mind’s affinity with 
“truth” through the“community of inquiry” makes signification an inter-subjective cement for society.
Though his works are not easy to read due to the fact that his whole life was spent in adverse conditions unsuitable
for academic thinking, returning to Peirce will definitely help the Chinese semiotic movement push forward to a
new height.Keywords: Charles Sanders Peirce, formalism, triadic system, community of inquiry 1.我们面前是一
本令人禁不住心动的书：中国学界等待已久的皮尔斯著作《论符号》，也是皮尔斯著作的第一个中译
本。赵星植君已经为此埋头苦干了两年，如今将收获呈献给各位。对于正在蓬勃兴起的中国符号学运
动，没有比这更好的礼物；对于去世一百年的皮尔斯本人，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纪念。此书的出版，将
为正在勃兴的中国符号学运动，打下进一步发展的文献基础。我们焦急地等待这本书，最主要的是：
中国符号学运动在索绪尔的影子中，已经徘徊了几十年，早就应该走出来，却始终没有一本走出丛林
的指南。索绪尔对二十世纪思想界影响深远，这位一生在欧洲大学教梵语的学者，晚年才讲授语言学-
符号学理论。1913年去世后由学生整理出来的一本讲义《普通语言学教程》，成了符号学的圣经。虽
然学术界几乎一百年前就指出索绪尔“完全没有质疑地提出语词必有对象”，足显“语言暴政”，[1]
半个世纪前学界就突破索绪尔理论引发的结构主义，代之以后结构主义，甚至很多符号学著作已经宣
布对符号学的发展，索绪尔只是“小角色”（only minor），[2]但是索绪尔的这本教科书利于翻译，
好读好用，国内已有多种译本。[3]启蒙学子读后，印象深刻，“能指、所指”，说顺了一生不离口。
索绪尔成功之处，恰恰就是皮尔斯的失败之处，也就是今日中国符号学运动朝前推进的困难之处，哪
怕已经有不少中国学者在推介皮尔斯，始终就没有他的符号学著作译文。皮尔斯卒于1914年，比索绪
尔晚一年归天。这位“美国历史上最多才的学者”，遗下1650份稿件，大多未刊，遍及哲学、数学、
认识论、科学哲学、现象学、地理、宗教学、逻辑学、符号学等科目。他生前只出版过一本天文学书
《光谱测定研究》，在刊物和词典上发表过一些单篇文章，其余所有的写作，都是信件、笔记、草稿
。这个确定文本的困难，至今无对付良策：哪怕哈佛大学在1931-1958已经编出《皮尔斯全集》8大卷
，哪怕专门的“皮尔斯研究”机构遍布全球，包括加拿大、巴西、芬兰、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
利，在美国帕杜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宾州大学都有皮尔斯研究中心。美国的皮尔斯学会成立于1946
年（会长每人只能任一年一人，可见权威学者之多，本书的主要编者李斯卡教授是2013-14年的主席）
，皮尔斯研究专刊《Transaction》至今已经出版50年，但学界面对皮尔斯留下的学术遗产，依然扼腕
无奈。虽然在他生前身后有不少仰慕推崇者，包括杜威、詹姆斯、罗素、怀海德、波普尔、瑞恰慈这
样德高望重的学者，但是他留下的整整十万页稿子，主题之散乱，无法形成一部“经典”。专家觉得
难读，学生更难，相当重要的原因是皮尔斯从来不是为学生写作的，他一生都是个自由学术撰稿人。
虽然在26岁就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但是那只是个
荣誉称号。哈佛四十年的校长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诗人艾略特的表哥）不喜欢皮尔斯的学术
，多次否决让他来哈佛任教的建议；皮尔斯40岁时，才得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逻辑学讲师之职，但是
大学一直不让他“转正”，4年后干脆请他走人。他的学院事业不顺，可能的原因在于三叉神经痛造
成的性格孤僻，过分敏感，容易忧郁。如果皮尔斯常年面对学生讲课，他就不得不把思想整理得简单
清楚条理分明，没有这个压力，他的天才的大脑就更加随兴，完全不必照顾读者是否跟得上。虽然皮
尔斯与索绪尔一样，生前无籍籍名，但是再复杂的学术思想，只要有一本写得清清楚楚的书，身后的
学术命运就可能大不一样。中国迄今为止的皮尔斯原作，只见于涂纪亮编译的《皮尔斯文选》。[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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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斯：论符号》

百多页的书，共分五个部分28节，其中被称为“指号学”的章节仅三小节，共30页，占全书篇幅12分
之一。至于这部分译文的质量，就不便说了，毕竟符号学是需要毕生从事的事业，但是要作为整个中
国符号学运动的基础文献，恐怕强为其难。大部分中国学者至今引述皮尔斯，都是转引的转引，各书
各引各译，难免以讹传讹。如果中国的符号学学子至今未能进入皮尔斯理论堂奥，皮尔斯本人是不是
应该负责呢？如果他生前寂寞，无压力作循序渐进的系统论述，他身后的事，我们每个后继者是否都
应当负一部分责任？所以，今天我面对赵星植的译本，心里由衷地兴奋：我们欠皮尔斯的，今天有机
会偿还于万一；我们从皮尔斯所得，今后会日益精密。中国符号学界，要真正认识理解皮尔斯，走这
一步是必然的，等待已久，今天终于可以起身成行了。当然我们也明白，皮尔斯写作以难读著称。再
清楚地整理，再通顺的中文翻译，在这点上也无法提供捷径，这一点，每个拿起这本书的人，都是要
有心理准备的。2.1914年皮尔斯在贫穷孤寂中去世，他的学问无人问津，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年
代，会发现哪怕在生前，他远远不是孤独的，只是他自己并无察觉：就在这几年之中，世界上出现了
一系列现代“形式论”的奠基之作：1912年T.E. 休姆写出了《意度集》；艾略特的名文《传统与个人
才能》出现于1917年；同在1917年，在彼得堡的革命烽火中，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开
山之作《作为艺术的技巧》。略早一些，英国维尔比夫人在1911年出版了《表意学与语言》，而索绪
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法文版1916年初版。而意义与符号问题，也是同时出现的其他几个学派关心的
核心问题，弗雷格的“论意义与指称”（1895），[5]罗素的“论指义”（1903），[6]是分析哲学在意
义问题上打开道路的两篇论文；胡塞尔1900年为现象学打下基础的两卷《逻辑研究》，第二卷有长章
讨论“符号与表达”。中国最早呼吁建立符号学的是赵元任先生，他在1926年的长文“符号学大纲”
中提出：“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7]
他的意思是不仅在中国没人做过，而是指在世界上还没有人做过，的确他是独立地提出符号学这个学
科（因此中文“符号学”，并不是翻译，日文“指号学”才是翻译）。所有这些符号学的思想，都是
互相没有影响，独立发生的。但是不久以后，就开始汇合：一次大战结束之后，布拉格一批东欧学者
融汇了俄国形式主义与索绪尔结构主义。1923年奥格登与瑞恰慈的《意义之意义》已经发现学界对意
义的不同定义多达22种，他们已经看出皮尔斯与胡塞尔的理论远较其他人杰出（他们对索绪尔评价较
低），因此给了这二位每人一个专章。这样一来，符号学就有多种称呼，多个源头：索绪尔
的semiologie，维尔比夫人的significs，皮尔斯的semiotics，卡西尔的symbolism，奥格登与瑞恰慈
的science of symbolism，[8]赵元任的symbolics，[9]等等。一个世纪的演变，证明这种学出多源，正是
符号学的生命力之所在。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宽一些，我们可以发现再早一些，1903年弗洛伊德《释
梦》开创的精神分析，实际上把梦看成潜意识的一种意义文本，其中贯穿了修辞方式；而再晚一些
，1929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狱中书信》，认为阶级斗争更经常地采取意义解
释的“宰制权”的方式。这样，意义与形式，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初年形成的当代“文论”（文化理论
）四大支柱学派-----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形式论-符号学-----所关心
的共同问题，不同的只是，一百多年来最锲而不舍，最精神集中地讨论意义问题的，是符号学。因此
，皮尔斯在学术上一点不孤独。二十世纪初年的学术界，有学界气氛，但是学界交流却还没有到翻译
出版盛行的融通时代。皮尔斯没有读到这些在同一方向上追求的同道的思想，只有英国的维尔比夫人
是个例外，而维尔比夫人与奥格登的友谊，让瑞恰慈间接受到皮尔斯的影响。除了这些个别的交往，
二十世纪初的现代理论之星座爆发，灿烂耀眼，至今是现代学术的基础，我们只能说完全是时代气氛
所造成的多点自发现象：欧美学术界首先感受到现代性的压力，从而集体地寻找现象背后的底蕴，寻
找社会文化运行的规律。3.符号学是形式论的集大成者，符号学旨在解决意义问题，方法是找出意义
的形式。那么为什么要集中讨论形式？实际上学者不约而同地主张把内容先搁在一边，艾略特甚至认
为内容只是“骗过看门狗的一块肉”？这就牵涉到一个根本问题：究竟什么是形式？皮尔斯完全知道
他为什么追求形式：形式不是内容的妆饰，不是内容的容器，不是黑格尔说的“一定的内容决定一种
适合于它的形式”。[10]恰恰相反，形式是事物的本质，他认为他的符号“现象学”这门科学，研究
的是现象的形式成分。他解释道：一般项指称许多种事物。这些事物本身都不具有任何品质，但却有
有只属于其自身的某种实体形式⋯⋯因此，一般项并不存在实质深度。另一方面，虽然特殊项具有实
质深度，这是因为每个事物，或总有一个事物是它们的属项；但它却没有实质广度，这是因为它自身
并不是任何事物集合的属项。[11]这段话似乎很难解，皮尔斯实际上从逻辑上回答了形式/内容分野的
大难题：形式就是一般项的普遍品质，它具有广度，而特殊项的事物深度，在形式研究中被暂时“悬
搁”了。当我们从“共同品质”来理解一个事物时，我们就不得不找到其形式，因此一般认为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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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东西，一旦普遍化，就表现为形式。这就是为什么俄国形式主义的最持久的成果，是普罗普的
“故事功能论”，因为他把故事情节这种绝对属于内容的东西一般化了，他提出的31种“功能”，适
用于所有的民间故事，甚至适用于所有的叙述文本。如此一来，普罗普处理的就不再是内容，而是形
式，或者说，他把本来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内容，成功地形式化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皮尔斯
说，数学是最纯粹和最典型的形式科学，原因在于数学是“得出必然结论的科学”，而无须牵涉到所
研究问题的实际状态。[12]例如，数学显示哪些形式特征是等腰三角形成立的必要条件，揭示这些特
征可以派生出什么结果，而不必考虑某具体事物是不是等腰三角形。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理论思
维都具有形式化的倾向，因为所有的理论都追求普遍性，也都等待着应用到不同的事物之上，以显示
这种普遍抽象的可操作性。索绪尔集中讨论符号学如何适用于语言的普遍形式，而皮尔斯则集中讨论
如何改造普遍逻辑为符号学。因此，皮尔斯符号学，是上一节说的所有理论中最形式化的，它构筑所
有意义活动共同的方法论。正因为它的普遍适用性，它明确追求的可操作性，符号学就是文化与社会
研究能到达的最形式化的理论，成为各科目通用的“文科数学”。4.我们不应当把皮尔斯当作弥赛亚
，当作圣人，或神的信使。甚至，也无须给皮尔斯如现象学给胡塞尔那样的万门宗师的地位，毕竟，
世界符号学运动受益于许多伟大学者的贡献，符号学不只是“皮尔斯学”。而且，皮尔斯的笔记有时
前后不一贯，似乎他始终处于思索之中；有时候受制于当时的文化条件，例如他说照相不是像似符，
而是由物理关系形成的指示符，看来是对银版光敏材料的化学过程印象过深。但这种可挑战的地方是
难免的，皮尔斯的符号学体系，不是没有缺点，无可挑剔的。但任何理论不可能完美：一门学说生命
力所在，是为后人的推进发展打下基础。这个基础是否打得好至关重要：一个坚实宽阔合用的基础，
能让大厦越建越高。在皮尔斯去世一百年后，符号学运动声势越来越大，不断突入新的领域，正是皮
尔斯理论奠基之深厚令人信服的证据。不妨说具体一些，皮尔斯理论的优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开放体系。前面说，给符号学一个“普遍形式”，是皮尔斯明确的意图。要做到这一点，皮尔斯
的符号学理论必须具有寻找意义形式规律的普遍性方式。皮尔斯很幸运地一开始就找对了这个基本方
向，那就是“三元方式”。我们可以看到，符号三分的想法，在他26岁，刚从哈佛得到化学硕士学位
不久，就开始形成。[13]不仅是总分类是以一系列三分构成的，而且符号的各方面都三分，因为意义
规律服从一个更本质的形式，即“现象学式的三分”。皮尔斯认为符号学必有三个阶段的普遍规律：
符号的“第一性”（firstness）即“显现性”，是“首先的，短暂的”，例如汽笛的尖叫；当它成为要
求接收者解释感知，就获得了“第二性”（secondness），成为坚实的，外在的，能够表达意义的符号
；然后出现的是“第三性”（thirdness）：“我们就会对于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形成一个判断，那个判
断断言知觉的对象具有某些一般的特征”。[14]由此出现一连串的三分：逻辑可以分为一元（monad
）、二元（dyad）与三元（triad）；形而上学可以分为品质（quality），事实（fact）与法则（fact）；
符号学就有三方面的任务：分解、批判、方法。符号本身三分：再现体-对象-解释项；其中再现体再
三分：质符-单符-型符；对象可以三分：像似-指示-规约；而解释项的三个阶段，有一套比较难懂的
术语：呈符（rheme），述符（dicent），论符（argument），这三阶段也可以称为直接解释项、动态
解释项、最终解释项。[15]有论者认为这三步相当于一般说的“概念-声言-论辩”。[16]应当说，符号
意义过程，步步深入，不一定有如此清楚的划分，三个阶段之说，只是大致的级差：例如，随着接收
者理解程度的加深，解释项的性质肯定会有变化，但是可能不会有述符、呈符、论符这样清晰的分割
。但是皮尔斯认为三分是一个普遍原则问题，他不让一个发展过程在二元之中自我完成。虽然皮尔斯
完全不知道索绪尔与他同时在创建另一种符号学模式，但他似乎处处有意用他的符号三元原则，对抗
索绪尔的二元原则，他敏感地理解到，这种思维方式差异，可能导致巨大分歧：“一个只有三条分叉
的路可以有任何数量的终点，而一端接一端的直线的路只能产生两个终点，因此，任何数字，无论多
大，都可以在三种事物的组合基础上产生”。[17]三元组成，保证了皮尔斯符号学的开放，这让我们
想起了老子的名言“三生万物”。具体来说，皮尔斯提出的每个符号的三分构造（再现体、对象、解
释项），使符号不再闭锁在能指/所指构造中。由此各种符号可以有不同的构造：有的符号必须要有对
象（例如指示符号），有的符号可以跳过对象（例如艺术符号），有的符号可以创造对象（而不是如
索绪尔说的替代已存在的对象，例如设计符号）。这问题在索绪尔那里无法解决：不少结构主义符号
学家认为艺术意义的本质是没有所指的能指：巴尔特说，文学是“在比赛中击败所指，击败规律，击
败父亲”；科尔迪说：艺术是“有预谋地杀害所指”。这些话很痛快，但是难道艺术没有意义？当然
艺术必定有意义，不然不叫做艺术，只是这意义不能用“所指”这个笼统的术语概而括之，所以索绪
尔式符号学才面临困境：对象一旦被跳过，整个所指就不得不“死亡”。索绪尔式的符号学，最后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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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结构主义的系统观，这与二元思维有绝大的关系。索绪尔提出的四大对立项（能指/所指、语言/言
语、共时/历时、组合/聚合），依然是符号学的学术遗产，只有最后一对还具有继续开发的生命力，
因为双轴关系是符号文本组成的动态过程。而皮尔斯基于符号意义三元的发展观，发展出“无限衍义
”原则：符号表意过程在理论上是无结束的，在实践中，符号表意虽然能被打断，却不可能被终结。
看来，皮尔斯明白无限衍义这个理解方式的重大人际关系意义。他认为无限衍义是人的思想方式的本
质特征。5.皮尔斯体系的第二个重大优点，是对符号学领域的视野，超越一般形式论的见解。首先是
所谓“真相”问题。一般论者认为形式论最不愿意讨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真相显然不在形式之内，
因此形式论尽可能不去讨论真相。而皮尔斯断然认为，符号的展开，最基本的动力，不是一个形式游
戏，而是“心灵与真相的亲近性”，毕竟，符号是用来表达意义的，而意义必然有真假问题。虽然意
义可能是虚假的，如艾柯说的，“符号学是研究所有可以用来撒谎的东西的学科”。[18]但是人追求
意义，目的是找到真相，真相是在人类思想本身的条件。按皮尔斯的说法：符号的目的就在于表达‘
事实’，它把自己与其他符号相连接，竭尽所能，使得解释项能够接近完全的真相，或绝对的真相,也
即接近真相的每一个领域⋯⋯存在世界的‘圆极’也就是说是世界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由符号构成的⋯
⋯‘真相’实际上不是抽象的而是完整的，它是每个符号的最终解释项。[19]在皮尔斯看来，符号之
所以能传达真相，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的思想本身就是符号”，皮尔斯称之为“思想符号”
（thought-sign），而且，“所有其他符号最终都会在思想符号中得到解释”。[20]符号学界至今没有
对思想符号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相反，倒是有不少误解，例如说心像无法分享，并非媒介，普林斯
完全否认梦是符号构成的叙述；[21]吉尔罗强调：“正在做的梦是经验，不是文本”。[22]显然，皮尔
斯并不同意如此看法，“思想符号学”的深入研究，将为我们打开进入瑰丽宝库的城堡之门。更重要
的是，皮尔斯并不满意固执于表象，他不认为意义只是个人的，他把符号学理解为推进为人际关系的
社会理论。皮尔斯理论念兹在兹的主导问题，是符号意义的解释，而解释并不是仅仅是个人行为。他
认为人一旦追求意义，必然进入人际社会关系，符号意义必然是一种交往关系：“每个思想必须与其
他思想说话⋯⋯思想永远用对话的形式进展----自我的不同阶段之间的对话----这样，对话性本质上就
是由符号组成”。[23]这种对话最后形成“探究社群”（community of inquiry）。这就是皮尔斯的“真
相融合理论”：哪怕真相很难得到，人追求真相的努力，是人类社会的生存价值所在。并不属于一个
个人的行为，而是与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皮尔斯解释说：“逻辑性⋯⋯不可能在我们的命运面前
停步，它们必须拥抱整个社群。同样，这种社群也不可能有限，它必须延伸至人类的所有种族，而我
们与他们形成了直接或间接的知性关系。”。[24]一个个体必然愿意，把自己的利益看成是无限社群
利益紧密相关的一部分：因此，“想象认同，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利益与一个无限社群之间”。[25]换
言之，在社群的成员之中，存在着一种动力，“通过把它融入到普遍宇宙的相邻部分中去，从而健全
你的人格”。[26]皮尔斯称这样一个社群为“超级个人”（supraindividual）。让我们来一点待思想史
证明的设想，胡适的“大我”观，有可能来自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杜威，[27]而杜威可能来自他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老师皮尔斯。而这个“意义宇宙”概念，最后出现在一系列的当代思想中：费
许的“解释社群”论，泰勒等人的“社群主义”，罗蒂等把语言哲学转向人的生存活动的努力。6.由
于以上的一系列内在原因，皮尔斯式的符号学，注定将在与索绪尔式符号学的竞争中胜出。索绪尔符
号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结构主义运动”这名称横扫思想界，称雄一个时代。在当时，结构主
义与符号学，是一个运动的两个称呼，这种过分膨胀，终于给符号学带来负面影响。当结构主义盛极
而衰，下狠劲批判结构主义的某些前结构主义者，也曾把符号学这个婴儿连洗澡水一道倒掉。[28]在
后结构主义时代，“重新发现”皮尔斯开放的符号学，就成了符号学再生之路。从那时起，所有做出
了成绩的符号学者，无不重新回到皮尔斯画下的蓝图上。这张蓝图并不像索绪尔的《教程》那样容易
整理出来，不容易读懂，更不容易翻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符号学界迫切需要这本书，却只听到楼梯
响，迟迟看不到真容。现在放在我们前面的这本书，千呼万唤始出来，依然不容易读。本书附了李斯
卡的整整一本解读，供读者参考，也作了一个详尽的术语对照表。但是这些条件还不够，阅读此书时
，需要读者心怀一种理解。读者需要理解：这本书不是皮尔斯一本有头有尾，按章按节写出来的书，
而是从皮尔斯一生大量的散篇文章、笔记、书信之中摘录出来的。时间上的跨度有整整50年，比较早
的是他26岁时提交美国学术院的文章，晚至75岁去世前的笔记。皮尔斯一辈子都在思考符号学问题，
都在他的庞大体系大厦中添砖加瓦。这样就很难避免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而本书为了整理出一个皮尔
斯的符号学体系，不得不打乱这些文字的时间先后相承的顺序，按专题排列。皮尔斯的符号学，是以
逻辑学为基础，他又是一个非常注意术语和范畴的人，范畴是研究逻辑的必须，但是范畴之间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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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常清晰的界限。过于整齐的思考，有可能把原先的整体割裂成碎片，也就可能把原先的连续带，
割裂成似乎分界明显的碎片。皮尔斯的术语很少沿用旧词，以避免日常用法造成的误会。如此一来，
要读懂皮尔斯，就不得不熟悉他的一大批新的词汇。长达半个世纪的冥思苦索，让他有机会屡次更改
术语，而他没有机会对历年的思想做最后的确定，因此同一个概念就出现不同术语。为了方便读者，
本书最后列出了这些术语的先后替代关系，并且给予不同的中译，以让读者有机会判断皮尔斯思想的
发展。如果皮尔斯完全不用旧词，坚持每个地方都生造新词，情况至少会干脆一些。但是他的几个关
键术语用了旧词，其中造成最大困惑的是symbol 这个词。本来这个词在西语中就已经混乱，因为有“
符号”与“象征”两个很不相同的意义。而皮尔斯又给了一个新的特殊用法“规约符号”
（conventional sign），而且他坚持认为：symbol作为为规约符号，才是真正回到原义。究竟是回到“
符号”原义，还是回到“象征”原义呢？如果我们不管皮尔斯在西方词义变迁中的论辩，坚持把本书
中的symbol都理解为“规约符号”，至少在译文中避免了岐解。但偏偏皮尔斯的symbol有时候的确是
“符号”。对这些混乱，译者赵星植用加注的方法说明，他的处理方式是对的，读者鉴之。笔者多次
说过：依然坚持索绪尔-巴尔特体系，已经严重妨碍中国符号学的发展，今天，在皮尔斯100年忌日，
译者不惮困难，推出皮尔斯符号学著作第一个中本，译者赵星植为此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殚心积虑
，字斟句酌。现在向中国学界呈献这份成绩，就是想给中国符号学运动一个新的推动力。我们可以看
到，一百多年前皮尔斯在孤寂中写下的笔记，许多观点让我们惊艳如初见。他开创出的可能性远远没
有穷尽，许多论辩正在等待我们追寻的眼光。今天，我们的努力有个明确的目标：回到皮尔斯，为了
走向符号学运动更加广阔的前景。赵毅衡，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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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eam as Text, The Dream as Narrative”, Dreaming，Vol. 10, 2000，No. 3, p. 12[23].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1958, vol 5, p 253[24]同上, vol 2, p
654[25]同上, vol 2, p 654[26]同上, vol 1, p 673[27]杜威很清楚社群与符号的关系：“只有存在着活动的符
号，以及活动之结果的符号时⋯⋯欲望与目的暗含了一种共同（或相互）理解的意义并且呈现了一种
新的关系，由此它们可以把一个共同的活动转换为一种利益与效力的社群”。George Dykhuizen, The
Life and Mind of John Dewe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3，p. 635[28]例如Jonathan
Culler, In Puersuit of Signs, London: Routledge, 2001
2、全球学者对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研究兴趣正在持续升温，而中国学
者在这一领域的学术成将会对符号学的未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有中国学者翻译《
皮尔斯符号学导论》一书使我感到非常荣幸。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四川大学的赵星植先生和北京语言
大学的卢德平教授，感谢他们为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所付出的杰出努力。我也要向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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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敬意，感谢他愿意把此书收入到由他担任主编的、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符号学译丛”中去
。在皮尔斯人生的最后几年，他开始起草总结自己在实用主义与符号学领域的主要工作。他在如下这
段中这样写道（1906年）：⋯⋯据我所知，我是对被我称之为符号学的科学进行清理与拓展工作的先
驱，但我更宁愿称自己是一位“边远乡巴佬”。我所谓的“符号学”是一门研究有关各种可能的符号
过程之本质特性及其基本种类的学说；我发现这个领域非常广阔且研究工作量巨大。相应地，作为最
先触及该领域的人，我不得不将我的研究限制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CP 5.488）的确，皮尔斯不
仅是符号学的创始人（他几乎与索绪尔同时，但又相互独立地创建了这门学科），而且他还为这门卓
越的、有关符号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由他所开创的符号学，现如今已被公认为是一座丰富
的思想宝库，它持续地为相关问题提供着理论解释。皮尔斯的符号学（或者“semeiotics”，他更喜欢
这样拼写）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世界各地的学者都在致力于理解并拓展符号学的思想以及
原则。皮尔斯对符号学的研究，肇始于其事业初期，持续到他去世；这是一场持久的努力。遗憾的是
，皮尔斯从来没有把这些努力成果汇聚成一部连贯的著作。我们拥有的是他有关符号学的只言片语，
草稿，以及某些涵盖在他少量已发表文章中的论述。因此，我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把上述这些各种
各样的资料组织起来，以期能够对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进行连贯的解释。由此，本书围绕皮尔斯所谓
的符号学的三个分支展开讨论：第一，符号语法理论，它主要探究的是符号的形式特征、类型以及分
类。此分支关心的是，符号如何携带信息、产生意义，并且它又如何作为传播的工具的。第二，批判
逻辑学，它关注的是我们如何用符号来进行推理：基于符号所携带的信息以它所蕴含的意义，我们是
如何从这种信息中推断出真的断言或可能的断言呢？最后，我们使用符号与某个人进行探究和交流，
或者在社群中共同致力于这样一类活动，由此皮尔斯设想了符号学的第三个分支，他把它称为形式修
辞学或普遍修辞学。那些熟知西方特别是古希腊、古罗马古典教育体系的人会认为，皮尔斯对符号学
的分类借鉴了所谓的文科“三学科”（trivium）。古希腊人认为学习的基础根植于如下这三个学科：
语法，或在语言中组织思维的能力；逻辑，或推理的能力；修辞，或良好沟通与劝服他人的能力。在
符号学的三个分支中，皮尔斯在符号语法学与批判逻辑学上做了大量的工作；而其普遍修辞学则是最
不完整的，因此也是最难重建的。然而，一旦对修辞学这门有关探究的理论有一定程度了解，我们就
会发现大量皮尔斯已发表或未发表的著作都关乎该学科的建构工作。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尝
试着把皮尔斯在此领域的相关思想广泛地应用到其他学科中。除了符号学的这三个分支之外，本书的
开头还将用皮尔斯的观点来分析符号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皮尔斯对科学进行分类，以凸显符号学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经验科学的两个分支（即物理科学和心理科学）根植于如下两个学科：形式科学
，特别是作为必然推理研究的数学；作为对经验之形式研究的哲学。而哲学又分为如下三种：现象学
或研究显现事物的形式科学，研究何者应当如此的规范科学，以及研究何者为真的形而上学。而规范
科学又分为：美学，或有关目的与意图的研究；伦理学，或有关我们行为举止的研究；以及符号学，
或有关我们应当如何推理、沟通以及探究的研究。基于这种科学的分类，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符号学
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科学都是探究社群内的符号推理。在皮尔斯看来，符号学拥有
任何经验科学的最重要的结果。皮尔斯也留下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些经验科学的结果可能会有助
于调整和修正他的符号学理论。本书第一章关注皮尔斯和索绪尔在符号学上的理解差异。索绪尔是现
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把其符号学理论视为社会心理学的分支。但从皮尔斯的
观点来看，这将使符号学成为一门经验科学而非那种可以指导经验科学的形式科学。皮尔斯认为，符
号学对经验科学发挥着更多基础性作用。作为一名逻辑学家，皮尔斯同样也认为，推理并不以心理过
程为基础，而是以形式模式为基础；这样推理才可以独立于人们的实际推理而被验证，而且由此它才
可以说明：人们应当如何推理才能从在探究中获得更好的结果。除此之外，许多学者基于当下研究所
提供的丰富资源发现：较之索绪尔，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更加注重综合分析。我诚挚地希望此书能够
为学者在理解复杂的皮尔斯符号学理论上会有所帮助。同时，我也希望公众能凭借此书对皮尔斯本人
以及他对符号本质的深刻洞察产生兴趣，并由此去探索我们是如何使用符号去思考、沟通以及探究的
。詹姆斯·雅各布·李斯卡 博士前美国皮尔斯学会主席（2013-2014）纽约州立大学普拉茨堡分校副校
长、教务长、哲学教授
3、译者理解力了得！文笔流畅！符号学功底深刻！我曾和国外的一些皮尔斯研究者聊过，他们说自
己的母语是英语，都不太知道皮尔斯说什么。因此皮尔斯英语本身很难理解，而且非常累赘。要翻译
中文，只能是难上加难！很了不起的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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